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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对是爱得最纯粹确切的
笔者：2014 年你在一次关于

《应许之日》 的采访中提到“下一
步作品是纯爱作品”，是那时候就
有了 《我们》 的创作灵感和构想
么？

辛夷坞：是的，那时《我们》
这个故事的大概架构已经在我心里
有雏型了。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写
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而是想
回归爱情本身，写一个纯粹的爱情
故事。

笔者：现在《我们》出版的定
稿，你觉得符合不符合当时这个

“纯爱”的构想？这次的男女主角
祁善和周瓒之间算真爱么？

辛夷坞：《我们》是一部典型
的小情绪作品，男女主角的感情是
涓涓细流型的，情节的推动依靠的
也是相爱的男女之间内心的小较

量，满满都是有爱的细节，而且总
的来说调子很暖。我觉得跟我当初
的构想是一致的。他们这一对应该
是我笔下所有所有男女主角里爱得
最纯粹确切的。

笔者：去年你提到过，只有创
作时间比较早的《致青春》和《原
来》是怀念青春的纯爱故事，后来
每次的风格走向都有不同的尝试。
你自己也说过”偶然的停顿是为了
更好的远行”，那么 《我们》 是你
创作转型的收官之作吗？

辛夷坞：《我们》是我的第十部
作品，我也写了十部现代爱情小
说。“十”是个圆满的数字，我希望我
在这个阶段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和总
结。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是一部转
型之作，而是一部更典型的“辛夷坞
风格”的小说，细心的读者能够在这

个故事里感受到很多熟悉的痕迹。
笔者：网上有网友自发的提问

说，什么是“辛夷坞式的爱情”，
其他网友的回答是“辛夷坞式”的
爱情就是“学生时代一切发自内心
真实感受的开头，和进入社会后历
经磨难和考验，不一定怎样的结
尾”，你认同这个总结么？你觉得

“辛夷坞式的爱情”是怎样的？
辛夷坞：概括得很有意思。我

觉得我是挺喜欢描述最初的情感是
怎么在现实中或消磨殆尽、或百炼
成金的这个变化过程的。我喜欢世
俗而温暖的感情。

访谈

辛夷坞：
我喜欢世俗而温暖的感情

辛夷坞，80后女作家，青
春文学新领军人物。独创“暖
伤青春”系列女性情感小说。
其中，《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更开创了国内青春电影先
河，成为内地被成功搬上大银
幕的第一部青春小说。与赵

薇的强强联手，也开启了辛夷
坞作品的影视新纪元，其所有
作品均已输出影视版权。代
表作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原来》、《晨昏》、《山月不
知心底事》、《再青春》(原名
《浮世浮城》)、《应许之日》等。

作家简介

作品简介

上册：出生时间只相差一
天的祁善和周瓒，从小就被两
家长辈视作“小冤家”，几乎所
有人都以为他们迟早是会在
一起的。哪知他们竟将这样
亲密的发小关系维持了整整
28 年。对祁善而言，周瓒就
像一只张扬夺目的风筝，天性
逍遥。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
他不在身边，她有的只是那根
线。她真正想要的却是一个
稳定的伴侣和一段相濡以沫
的感情。她用多少时间去对
一个人放心，就得用多少时间
甚至更大的代价去收心。她
想，都28年了，她应该是可以
对他“免疫”的。所谓“免
疫”——中过毒，幸未死，从此
心有无私天地宽。

而她在心底一直想问的

那个问题，或许，时间终会给
出一个答案吧。

下册：周瓒从来不信祁善
会爱上除了他以外的人，他曾
以为祁善翻不过他的五指山，
可后来才发现，如果祁善是孙
悟空，他却并非如来佛祖。他
更像白骨精，无论披上哪一张
皮，在祁善的火眼金睛下都无
所遁形。

他看过太多失败的感情，
宁愿无拘无束地生活。然而
经年累月，当他失去过，方渐
渐明白：爱怎么会没有束缚。
脱缰的野马天高地远，终究无
所归依，她是他最后的羁绊。
比起失去，他宁愿受她所制。

他不知道，青春里一路相
伴的他和她，是否还能成为彼
此生命里的“我们”？

“出道”十年
辛夷坞推最新力作《我们》

近日，青年作家辛夷坞推出其
出道十年来的最新作品 《我们》。
小说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
二十几年的时光里分分合合的故
事。小说连载初始就备受好评，预
售成绩也在短短两天内即突破了辛
夷坞既往所有作品的纪录。虽然辛
夷坞自己认为创作《我们》时，十
年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想重
温类似《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写作
激情，但不少读者看完纷纷表示，
小说的深度已远超青春文学，甚至
有书评人断言“这部作品应该算是
辛夷坞‘告别’青春文学的标志性
作品”，是“辛夷坞写作实力和创
作灵感爆发最彻底的一次”。

虽然一直被外界贴着“暖伤青
春”的标签，但辛夷坞的作品其实
风格多变，远不是像大众所想的只
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样
的校园爱情。基本上，创作时间比

较早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和《原来你还在这里》算是青春文
学的典型代表作，真实、真诚，情
怀澎湃又不失幻想；有着“宿命三
部曲”之称的《许我向你看》、《山
月不知心底事》、《蚀心者》则相对

“黑暗”，这个阶段的辛夷坞已完全
成了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复杂
的故事情节和人性让人叹为观止；
而《我在回忆里等你》和《晨昏》
则介于两者之间；创作时间离现在
最近的《浮世浮城》（后改名《再
青春》）和《应许之日》，作者则
开始关注熟龄女性，主题不再是青
春的迷惘和跌宕，而是放眼当下，
用接地气的笔触去描摹女人的感情
和生活，借以展现她们活着和爱着
的态度。

对此，辛夷坞表示，自己写
作、出书成名十年，轻车熟路的青
春故事她下笔可能更容易，但是她

绝不希望重复自己。“读者在成
长，我也在成长，我希望我们能够
同行。通过自己的作品真的分享给
喜欢我的读者我真实的思考和感
受。但无论我笔下的故事，是圆满
结局还是暗黑，我觉得和真实生活
中的感情是一样的——那就是，一
段感情无论结局如何，或者说人物
的情绪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最重
要的是，当事人的情感能够一切发
自内心的本真。”

当问起这十部作品哪部最难
写，辛夷坞笑言，正是这部书名情
节都看似简单的《我们》，几乎要
写到白头。“之前也写过很多很传
奇、情节很复杂的故事，觉得很过
瘾，现在则越来越想表达当下，因
为生活远比戏剧精彩，但其实接地
气的故事也最难写，需要很多的积
累。可以说，这本书里有我至少五
年生活的影子。”

IP和电影相结合要适宜，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笔者：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

展，离不开好的故事，而你的原创
IP《致青春》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口
碑，你如何看待原创IP对于中国电
影的潜在影响？

辛夷坞：IP这词也是最近才在
一些报道和朋友口中听说，其实，
对我们作者来讲就是作品和故事。
《致青春》 是我早期的一部小说，
在出版 7年后才被翻拍成电影，获
得票房不菲，其实于我没有太大关
系，只是我的名字被更多人耳熟能

详。但是，回头看来，两种艺术的
呈现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互相依
存。电影赋予了小说更为华丽的展
现形式，而小说作为电影的根本得
到最终认可，其实还算是件幸事。
所以，所谓的 IP 对电影的潜在影
响，我个人认为相结合要适宜，才
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笔者：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有
很大的差距，在将文学作品交付片
方的时候，你是否担心将本身的文
学语言被破坏？

辛夷坞：我一直说，作者是作
品的娘家，交付给影视方时就是把
自己的孩子交代给婆家了。婆家能
怎样对待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比较
忐忑的。希望能好好待孩子，因为
怎么看都是自家宝，真心心疼。就
我自己看到的作品被改编后的状
况，还算是能接受的范围吧。毕竟
小说转化影视势必要有个适应，只
要不是特别大的摧毁，适当增加、
修改，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一年有9——10个月在收集灵感
笔者：你的文字通常是在怎样

的环境下创作出来的？
辛夷坞：我一年有 9——10个

月在收集灵感，等到对一个故事构
架在 80—90%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动笔写了。闭关写作的时候，基本
从晚上 8 点写到第二天早上 8 点，
真是没感觉到时间流逝，一个晚上
就过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更
能专心的创作。陪伴我的就是电

脑、咖啡和黄豆宝。
笔者：文学创作离不开灵感，是

否也存在灵感匮乏的时候？也就是
所谓的创作瓶颈期，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何做到突破，获得新灵感？

辛夷坞：我老说的一句话，烂
笔头赛过好记性。这个就在于平时
的积累。我每次写作都有一个小本
是用来记录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十几本了。在某个灵感来时，能赶

紧记录下来，不让它一闪而逝我觉
得很重要。平时，我也在浏览很多
论坛、微博什么的。总之还是离不
开那句话，灵感来源与生活，多关
注生活，灵感就不会枯竭。

笔者：接下来的创作安排是什
么？

辛夷坞：一直想挑战古代言
情，也已经开始在构思了。

（本报综合）


